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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等 獎 │ 開 車 進 不 了 臺 北 城

父
親
說
，
開
車
到
不
了
的
地
方
，
不
是
天
涯
海
角
，
而
是
日
日
通
勤
往
返
的
臺
北
城
。

建
築
工
人
父
親
沒
有
周
休
二
日
，
晴
天
上
工
，
雨
天
才
休
息
。
平
日
與
孩
子
沒
有
交
集
，
放
假
的
日

子
也
總
與
孩
子
錯
開
，
好
不
容
易
大
家
賦
閒
在
家
，
他
得
抓
緊
機
會
，
走
十
分
鐘
的
路
程
到
三
個
路
口
外

的
小
巷
子
取
車
，
把
車
開
來
，
在
樓
下
按
響
兩
聲
門
鈴
催
著
全
家
下
樓
。

那
兩
聲
難
聽
又
嘈
雜
的
電
子
門
鈴
，
一
直
都
是
我
最
期
待
的
聲
音
，
在
漫
長
的
童
年
裡
，
久
久
才
響

一
次
。我

趕
忙
下
樓
，
看
見
銀
白
色
房
車
噗
噗
噗
怠
速
，
巷
道
對
面
畫
上
白
線
的
地
方
不
知
又
停
滿
了
誰
家

的
盆
栽
和
交
通
錐
，
氣
惱
著
這
些
盆
栽
老
是
讓
父
親
得
把
車
停
得
好
遠
好
遠
，
就
用
腳
把
上
頭
隨
意
種
植

的
銅
錢
草
、
馬
齒
牡
丹
踏
平
洩
憤
。
父
親
把
平
日
粗
工
工
作
的
家
私
往
後
車
廂
搬
，
拿
抹
布
擦
去
沾
滿
椅

套
的
泥
沙
塵
土
，
費
一
把
工
夫
收
拾
好
，
盆
栽
也
被
我
踏
得
實
平
了
。

孩
子
爬
上
車
，
駕
駛
座
上
的
父
親
戴
著
購
車
隨
送
的
遮
陽
棒
球
帽
，
轉
過
身
來
說
：
欲
去
叨
位
？

兄
弟
二
人
聽
聞
此
言
，
就
興
奮
得
把
腦
海
裡
想
得
到
的
遊
樂
場
所
全
當
成
建
議
：
去
兒
童
樂
園
︵
當

年
在
圓
山
的
兒
童
育
樂
中
心
︶
、
去
森
林
公
園
︵
一
九
九
四
年
開
放
的
大
安
森
林
公
園
︶
、
去
看
侏
羅
紀

公
園
︵
是
電
影
院
林
立
的
西
門
町
︶
。
父
親
皺
眉
搖
頭
，
不
發
一
語
。
我
本
著
任
性
想
再
拗
一
陣
，
但
哥

哥
早
就
放
棄
，
一
副
早
已
經
司
空
見
慣
又
難
掩
失
望
的
表
情
，
將
手
枕
於
腦
後
，
等
父
親
接
下
來
的
一
句

話
。

臺
北
城
進
不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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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不
懂
父
親
說
的
臺
北
城
和
我
認
知
的
臺
北
市
有
什
麼
不
同
，
而
且
為
什
麼
會
不
得
其
門
而
入
，
只

一
陣
胡
攪
蠻
纏
後
，
父
親
終
於
踩
下
油
門
，
風
景
動
了
起
來
。
在
還
沒
有
導
航
和google m

ap

的
年
代
，

母
親
翻
看
地
圖
，
父
親
跟
著
路
標
，
同
一
條
路
，
兩
個
人
經
常
各
自
表
述
，
一
路
將
開
車
的
戰
場
延
燒
至

家
庭
婚
姻
婆
媳
關
係
，
便
誤
打
誤
撞
地
從
甲
處
來
不
及
停
下
乙
處
直
達
丙
處
，
圓
山
繞
過
大
安
開
到
了
西

門
町
。可

以
看
電
影
了
嗎
？

怎
麼
可
能
。

自
家
住
宅
區
車
位
難
尋
，
更
何
況
是
市
中
心
繁
華
之
地
，
但
凡
大
小
道
路
只
要
能
停
車
就
算
是
臺
腳

踏
車
嬰
兒
車
也
能
畫
上
各
種
色
線─

─

紅
線
停
不
了
，
白
線
停
滿
車
，
黃
線
更
是
陷
阱
，
停
不
得
，
父
親

那
個
某
某
朋
友
不
就
以
為
能
暫
放
一
下
遂
吊
著
心
臟
看
完
一
場
電
影
，
一
出
戲
院
就
車
去
人
空
，
遠
遠
看

到
地
上
粉
筆
寫
著
拖
吊
場
連
絡
電
話
一
片
紅
字
，
電
影
再
好
看
但
看
到
此
情
此
景
不
由
得
也
忘
記
電
影
有

多
震
撼
。

在
銀
色
房
車
的
更
多
年
前
，
公
司
配
給
了
父
親
一
輛
大
卡
車
，
車
身
足
有
一
般
小
客
車
的
三
倍
長
，

是
用
來
載
運
釘
板
板
材
用
的
，
也
成
了
父
親
的
代
步
工
具
。

這
輛
大
卡
車
拉
風
得
很
，
我
第
一
次
見
到
它
時
，
一
樣
是
在
兩
聲
電
鈴
聲
後
，
父
親
吆
喝
著
要
我
和

哥
哥
上
車
，
但
駕
駛
座
狹
仄
，
只
能
擠
兩
個
人
，
父
親
索
性
將
我
和
哥
哥
抱
到
沒
有
遮
棚
的
後
頭
，
把
四

片
不
到
三
十
公
分
的
橫
板
拉
上
栓
起
，
看
上
去
，
兄
弟
二
人
就
像
兩
顆
小
水
果
不
合
尺
寸
地
裝
在
一
個
大

箱
子
裡
上
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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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卡
車
氣
勢
不
凡
，
一
坐
上
去
立
刻
就
感
受
到
何
謂
南
面
稱
王
、
帝
王
之
姿
。
父
親
催
下
油
門
，
我

和
哥
哥
就
一
路
吹
著
大
風
，
甩
著
飄
逸
的
秀
髮
，
皇
帝
出
巡
般
不
停
向
後
頭
的
車
子
揮
手
致
意
。
若
換
算

在
古
代
，
也
是
有
八
人
轎
輦
的
氣
派─

─

如
此
，
就
進
得
了
臺
北
城
了
吧
！

不
，
當
然
不
行
。

五
分
鐘
後
車
子
停
下
，
一
回
頭
果
不
其
然
，
警
察
先
生
關
心
後
座
兩
名
幼
兒
乘
車
的
安
全
，
不
得
不

略
施
小
懲
，
開
個
單
，
並
把
我
和
哥
哥
塞
回
前
座
。
我
那
時
還
小
，
尚
能
於
母
親
襁
褓
懷
抱
；
哥
哥
可
就

倒
楣
了
，
坐
在
手
排
排
檔
上
，
父
親
一
檔
換
二
檔
，
二
檔
換
三
檔
頻
頻
敲
得
他
大
腿
內
側
疼
痛
難
耐
。

大
卡
車
進
不
了
臺
北
城
。
騎
重
機
，
總
可
以
能
進
臺
北
城
了
吧
？

父
親
也
曾
擁
有
一
臺
穿
過
山
林
，
越
過
綠
野
的
野
狼
一
二
五
。
他
戴
上
墨
鏡
，
跨
坐
在
野
狼
上
頭
，

載
著
當
時
仍
是
女
友
身
分
的
母
親
兜
風
。
約
會
男
女
形
象
鮮
鮮
如
墜
，
但
一
結
婚
，
孩
子
一
生
，
車
背
上

的
帥
哥
靚
女
變
成
父
親
母
親
，
中
間
夾
了
一
個
哥
哥
。
我
則
被
父
親
抱
上
油
箱
蓋
，
他
用
厚
實
溫
暖
的
手

臂
環
住
我
，
不
讓
我
在
一
個
過
彎
壓
車
摔
落
至
地
。
但
只
要
野
狼
跑
的
時
間
一
久
，
油
箱
蓋
燒
得
如
熱
鍋

鼎
沸
，
而
我
就
是
鍋
上
的
肉
塊
，
嘶
嘶
燙
得
半
熟
。

四
貼
的
車
子
果
不
其
然
才
過
了
基
隆
河
，
進
了
松
山
區
，
警
察
義
交
小
巷
伏
擊
，
就
連
路
人
也
對
這

顯
場
面
側
目─

─

太
危
險
了
吧
！
父
親
只
得
偷
著
夜
裡
載
著
一
家
四
口
，
月
光
照
路
，
去
了
三
仙
臺
看
曙

光
，
阿
里
山
看
星
星
。
他
趕
忙
用
當
年
捲
底
片
的
傻
瓜
相
機
拍
了
天
涯
海
角
的
證
據
，
而
如
今
，
照
片
呢
？

拿
去
交
暑
假
作
業
了
。

暑
假
作
業
呢
？

回
收
了
。

沒
有
體
力
再
次
踏
遍
天
涯
海
角
的
父
親
只
得
拐
回
臺
北
內
湖
自
家
，
難
得
的
假
日
聚
攏
一
家
人
開
車

出
門
不
能
往
臺
北
城
，
只
能
一
路
踩
著
油
門
，
風
景
漸
漸
杳
無
人
影
，
一
片
蒼
翠
，
峰
迴
路
轉
的
山
路
繞

得
我
暈
頭
轉
向
，
吐
了
一
車
。
哥
哥
碎
語
一
句
，
又
來
了
，
又
只
能
爬
山
了
。

爬
山
不
好
嗎
？
爬
山
很
健
康
啊
！

車
終
於
開
到
碧
山
巖
，
眾
人
爬
幾
百
階
樓
梯
氣
喘
吁
吁
才
到
廟
裡
，
父
親
戴
上
墨
鏡
靠
著
欄
杆
眺
望

當
年
還
沒
有
臺
北
一○

一
的
盆
地
，
其
姿
態
，
就
像
在
拍
偶
像
劇
；
而
一
旁
兄
弟
二
人
窮
極
無
聊
猴
子
般

橫
衝
蠻
撞
，
發
現
望
遠
鏡
像
發
現
新
世
界
一
樣
向
母
親
討
要
幾
個
十
元
硬
幣
好
奇
投
看
。
知
道
這
次
出
遊

又
要
在
爬
山
參
拜
的
進
香
行
程
中
結
束
，
不
死
心
的
我
試
著
在
鏡
框
裡
找
父
親
所
說
的
臺
北
城
的
痕
跡
，

想
看
看
到
底
是
哪
一
道
牆
擋
住
了
父
親
，
以
致
連
車
都
開
不
進
去
。
遂
將
鏡
頭
緩
緩
轉
動
，
撇
開
山
丘
，

看
見
基
隆
河
切
開
內
湖
和
松
山
機
場
，
再
過
去
就
是
都
市
裡
頂
樓
加
蓋
，
比
鄰
著
的
鐵
皮
閃
閃
反
射
著
陽

光
，
越
往
西
邊
看
去
越
是
高
樓
，
幾
幢
摩
天
大
廈
像
天
地
間
的
柱
子
戳
穿
了
畫
面
。

臺
北
就
在
那
裡
，
母
親
指
了
指
臺
北
車
站
和
新
光
三
越
大
樓
。

但
把
鏡
頭
拉
回
來
，
到
底
沒
見
到
想
像
中
方
方
正
正
的
土
石
城
牆
，
就
連
一
道
柵
欄
也
沒
有
。

城
呢
？
擋
住
父
親
去
路
的
城
在
何
處
？
找
不
到
城
牆
，
也
就
不
能
像
踩
著
門
前
盆
栽
花
草
般
把
城
踏

平
，
讓
父
親
帶
著
我
進
城
去
。

我
和
父
親
之
間
，
有
一
道
隱
形
的
城
築
了
起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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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
運
板
南
線
通
車
後
，
國
中
同
學
一
通
電
話
撥
到
家
裡
，
電
話
中
說
著
幾
點
幾
分
哪
個
公
車
站
牌
集

合
。
我
抓
了
零
錢
出
門
，
搭
公
車
，
轉
捷
運
，
在
地
底
高
速
移
動
的
車
廂
中
，
聽
見
一
個
又
一
個
陌
生
的

站
名
複
誦
著
，
青
春
期
的
我
難
掩
興
奮
，
想
像
等
等
就
會
碰
到
城
門
關
閘
，
脫
口
便
問
現
在
是
要
去
臺
北

嗎
？
同
學
聽
了
覺
著
奇
怪
，
無
情
笑
說
，
一
直
都
在
臺
北
啊
！
你
第
一
次
出
門
嗎
？
最
後
在
臺
北
車
站
出

站
時
，
摩
天
樓
、
招
牌
、
各
種
標
語
和
五
色
行
人
，
四
面
八
方
湧
上
來
的
新
穎
灌
得
人
喘
不
過
氣
。
同
學

把
震
懾
住
的
我
拉
著
走
路
，
逛
起
街
時
卻
又
像
脫
韁
馬
般
四
處
探
看
，
把
每
個
櫥
窗
壓
滿
自
己
的
指
紋
和

五
官
形
狀
，
頻
頻
問
著
同
學
這
些
認
識
的
英
文
字
母
拼
起
來
卻
陌
生
的
單
字
各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同
學
指
指

招
牌
說
，
吶
，
那
個
Ｎ
是
賣
運
動
鞋
的
，
那
個
Ｓ
是
賣
手
表
的
，
那
個
Ｊ
是
賣
背
包
的
。
重
新
拼
湊
起
字
母
，

我
才
發
現
同
學
身
上
早
就
穿
戴
過
這
些
記
號
標
註
過
的
美
麗
事
物
，
而
我
身
上
穿
戴
的
是
母
親
買
來
的
大

批
發
成
衣
。

進
城
這
麼
簡
單
，
只
要
用
幾
個
銅
板
，
就
能
讓
人
在
地
底
暗
暗
穿
梭
，
直
達
繽
紛
的
城
裡
。

此
後
假
日
我
都
和
朋
友
出
門
廝
混
，
軌
道
和
輪
子
摩
擦
發
出
疵
擦
尖
叫
聲
亢
奮
而
叛
逆
，
聽
著
就
是

青
春
該
有
的
聲
音
，
而
不
是
山
林
間
跟
山
路
一
樣
連
綿
蜿
蜒
的
蟬
聲
。

幾
次
父
親
好
不
容
易
逮
到
機
會
，
一
早
就
走
好
遠
的
路
把
車
開
來
樓
下
，
收
拾
一
車
子
家
私
，
按
按

電
鈴
，
問
我
要
不
要
一
起
出
去
走
走
，
想
去
哪
裡
就
開
車
去
。

我
嘟
囔
著
嘴
，
置
之
不
理
，
揪
著
新
買
的
悠
遊
卡
閃
身
而
過
。
背
後
的
父
親
追
問
：
欲
去
臺
北
喔
？

我
沒
回
應
，
搭
上
捷
運
，
進
我
的
城
去
。

此
後
，
嘈
雜
的
電
鈴
再
響
起
來
，
就
真
的
只
剩
嘈
雜
。
漸
次
忽
略
後
，
終
於
也
不
響
了
。
對
門
盆
栽

幾
經
幼
時
摧
殘
，
數
年
置
之
不
理
任
其
生
長
反
而
茂
盛
，
長
得
妖
嬈
。

交
了
男
友
，
就
更
不
想
事
事
與
父
母
報
備
，
出
門
前
父
親
問
，
去
臺
北
嗎
？
我
不
知
道
怎
麼
說
謊
，

只
能
保
持
沉
默
，
知
道
內
情
的
母
親
叮
囑
關
心
，
多
添
衣
，
早
回
家
，
把
我
推
送
出
門
。
我
直
奔
下
樓
，

打
開
車
門
，
坐
在
副
駕
駛
座
上
，
駕
駛
座
上
的
男
友
不
像
父
親
會
問
要
去
哪
裡
，
也
不
吹
噓
天
涯
海
角
都

能
帶
我
去
，
只
是
溫
柔
推
著
方
向
盤
，
開
往
早
就
安
排
好
的
行
程
中
。

關
上
車
門
像
關
上
城
門
，
父
親
被
我
關
在
城
外
。
男
友
的
車
上
了
高
速
公
路
，
往
高
架
橋
下
一
看
，

一
條
河
不
知
道
到
底
是
將
臺
北
和
內
湖
切
開
，
還
是
把
我
和
父
親
切
了
開
。

有
時
深
夜
手
機
響
起
一
接
，
父
親
劈
頭
問
，
你
在
哪
裡
？
不
回
來
就
別
回
來
了
！

話
語
惹
惱
了
我
，
遂
張
著
性
子
回
他
，
以
為
我
沒
地
方
去
嗎
？
悻
悻
然
掛
上
電
話
，
電
話
再
響
切
掉

不
接
。
男
友
幾
經
勸
說
，
安
撫
情
緒
，
把
我
載
回
家
，
車
才
停
在
樓
下
，
還
沒
按
門
鈴
，
門
就
自
己
被
按

了
開
。
上
樓
時
，
推
開
敞
著
的
門
，
暗
夜
裡
，
父
親
坐
在
客
廳
，
神
情
被
神
龕
的
粉
紅
燈
照
得
憔
悴
。

不
是
不
回
來
，
怎
麼
又
回
來
？

我
無
言
以
對
，
洗
漱
也
略
過
直
接
倒
在
房
間
裡
，
用
手
機
傳
簡
訊
給
男
友
說
晚
安
。

會
對
著
手
機
螢
幕
說
晚
安
的
男
友
換
了
幾
個
，
父
親
仍
深
夜
坐
於
神
龕
前
等
門
，
有
時
不
放
心
我
在

半
夜
出
門
，
顧
不
得
停
車
位
等
等
就
被
占
了
的
開
車
去
找
。
一
回
我
在
夜
店
喝
得
多
了
，
自
知
不
勝
酒
力

也
要
留
下
來
玩
，
朋
友
卻
都
散
了
，
在
險
些
醉
成
爛
泥
前
我
急
電
回
家
，
只
報
了
大
概
地
址
，
沒
說
更
多

資
訊
。
父
親
打
開
紙
本
地
圖
，
在
棋
盤
格
狀
堅
硬
的
路
名
與
路
名
之
間
搜
索
，
開
車
出
門
，
到
了
店
門
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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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子
停
車
，
只
得
一
圈
一
圈
的
繞
，
繞
到
我
稍
稍
清
醒
，
能
接
起
電
話
，
手
腳
並
用
學
步
般
地
爬
出
店
外
，

開
了
車
門
，
卻
又
吐
了
一
車
。

你
不
是
說
臺
北
你
來
不
了
嗎
？
怎
麼
又
來
了
？

父
親
不
說
話
，
直
直
把
我
送
回
家
中
。

一
次
尖
峰
時
間
搭
捷
運
，
月
臺
裡
塞
滿
了
人
，
沿
著
白
線
排
隊
的
人
群
中
站
著
三
個
工
人
，
身
上
沾

著
塵
土
，
各
自
背
著
一
袋
家
私
，
不
敢
隨
意
移
動
轉
身
，
只
能
等
著
車
來
，
開
門
，
他
們
一
邊
說
著
不
好

意
思
，
一
邊
把
自
己
塞
進
車
廂
裡
的
最
角
落
，
小
聲
的
用
閩
南
語
說
著
沒
有
車
子
真
是
不
方
便
，
明
天
天

氣
又
會
這
麼
熱
，
這
些
話
。
三
人
分
別
在
三
個
站
下
車
，
走
出
門
時
，
他
們
閃
躲
著
其
他
人
，
而
其
他
人

亦
閃
躲
著
他
們
。
第
三
個
工
人
出
站
時
，
明
明
還
背
著
沉
重
的
工
具
，
表
情
卻
像
是
卸
下
了
千
斤
重
擔
般
，

終
於
自
在
了
。

那
一
瞬
間
，
我
想
起
父
親
背
著
一
袋
沉
重
的
家
私
，
裡
頭
裝
著
電
鑽
、
鐵
鎚
等
數
不
清
叫
不
出
名
字

的
工
具
，
受
雇
於
出
錢
的
資
方
，
看
建
築
師
的
藍
圖
，
聽
工
頭
的
指
揮
，
把
臺
北
蓋
出
一
座
城
之
後
，
他

像
那
些
風
雨
烈
日
下
吹
曬
刻
虐
的
鷹
架
和
綠
色
圍
籬
一
樣
，
直
至
功
成
身
退
，
訕
訕
退
出
城
外
，
讓
這
些

光
鮮
亮
麗
的
符
號
進
駐
城
中
。

是
他
蓋
起
這
座
城
，
又
被
城
阻
擋
在
外
。

父
親
退
休
後
，
哥
哥
跟
他
要
了
車
子
，
將
這
輛
從
不
進
臺
北
的
銀
白
色
房
車
開
進
臺
北
城
工
作
，
而

我
也
日
日
通
勤
搭
捷
運
進
城
。
父
親
至
此
沒
有
按
兩
聲
電
鈴
的
理
由
，
有
的
也
只
是
倒
完
垃
圾
，
在
樓
下

按
兩
聲
電
鈴
，
孩
子
疾
步
開
門
隨
即
又
躲
進
房
內
，
迎
接
父
親
的
是
晃
蕩
的
門
板
和
樓
梯
間
昏
黃
的
燈
。

有
時
他
會
說
起
當
年
的
內
湖
還
不
歸
屬
於
臺
北
市
的
年
代
，
四
處
都
是
田
地
和
水
溝
，
要
上
學
得
走

上
好
大
一
段
路
，
涉
過
渠
道
，
撥
開
樹
林
欉
棘
才
能
到
得
了
學
校
，
漫
長
話
語
儼
然
一
段
先
民
開
發
史
；

而
火
車
站
周
圍
與
東
西
南
北
四
門
連
線
半
徑
所
圈
的
繁
華
之
地
，
有
百
貨
公
司
，
有
戲
院
餐
廳
，
有
乾
爽

的
柏
油
路
和
整
齊
的
行
道
樹
，
那
才
是
他
們
的
臺
北
城
。

他
們
也
曾
進
城
過
，
但
久
不
進
城
，
城
把
他
們
拋
棄
了
而
他
們
亦
拋
棄
了
城
，
自
己
也
在
城
市
的
角

落
築
上
一
道
牆
，
寧
願
把
記
憶
保
留
在
三
十
年
前
騎
野
狼
進
城
到
西
門
町
吃
雪
王
冰
、
看
電
影
的
泛
黃
年

代
。

我
從
燒
得
熱
燙
的
野
狼
油
箱
上
頭
慢
慢
爬
下
，
下
車
的
瞬
間
三
十
年
過
去
，
回
頭
看
見
父
親
原
本
西

裝
油
頭
如
今
都
已
白
髮
蒼
蒼
，
太
陽
眼
鏡
換
成
了
白
內
障
手
術
後
戴
的
特
殊
針
孔
眼
鏡
，
粗
厚
溫
暖
的
手

掌
控
制
著
全
家
人
的
方
向
而
今
蒼
老
起
皺
了
就
也
慢
慢
放
下
舵
頭
，
只
能
提
起
菜
籃
和
拎
走
垃
圾
袋
。
在

車
子
與
車
子
更
迭
之
間
他
走
過
的
路
越
來
越
多
，
卻
越
來
越
近
，
不
能
走
遠
，
直
至
現
在
沒
有
一
臺
車
供

他
驅
使
，
他
繭
居
家
中
，
日
日
等
著
兩
個
孩
子
經
過
那
些
他
不
想
停
步
的
紅
線
和
等
不
及
的
紅
燈
，
出
臺

北
城
，
過
基
隆
河
，
回
到
他
的
身
邊
，
吃
他
做
的
飯
菜
。

還
在
臺
北
嗎
？
晚
上
要
不
要
回
來
吃
飯
？

我
趕
忙
返
家
，
卻
見
一
屋
子
人
去
樓
空
，
半
晌
才
聽
見
鑰
匙
鈴
啷
碎
響
，
門
一
打
開
，
父
親
背
著
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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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背
包
、
母
親
穿
起
紅
色
帆
布
鞋
，
兩
人
提
著
淡
水
老
餅
店
的
鳳
梨
酥
餅
、
沙
琪
瑪
，
戴
著
動
物
園
的
大

象
帽
子
企
鵝
帽
子
，
買
了
一
打
鶯
歌
陶
瓷
杯
，
還
在
西
門
町
看
了
一
場
電
影
，
買
了
Ｎ
牌
的
新
鞋
穿
，
他

們
像
出
門
遠
足
的
小
孩
子
剛
回
來
，
看
見
了
我
笑
得
訕
訕
，
笑
得
傻
呆
。

回
來
啦
？
馬
上
煮
晚
飯
給
你
吃
。

他
們
放
下
手
中
大
包
小
包
，
進
廚
房
裡
料
理
晚
餐
。
我
看
著
那
張
敬
老
悠
遊
卡
，
彷
彿
一
張
通
行
證
，

帶
著
他
們
走
遍
老
了
之
後
的
天
涯
海
角
，
走
進
我
的
小
小
心
城
。

是
的
，
總
有
一
個
地
方
開
車
到
不
了
，
總
有
一
個
地
方
父
親
不
能
豪
邁
轉
動
他
的
方
向
盤
帶
著
孩
子

去
。
而
剩
下
那
條
通
往
未
知
繁
華
城
的
泱
泱
大
路
，
他
要
笑
著
看
著
我
，
好
好
的
走
。

評
審
意
見
／
劉
克
襄

題
目
一
語
道
破
，
整
篇
文
章
意
欲
表
述
的
主
旨
。
早
年
的
內
湖
尚
未
開
發
，
儼
然
如
臺
北
的
鄉
下
。

作
者
世
居
此
地
，
建
築
工
人
的
父
親
把
臺
北
視
為
繁
華
城
市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帶
著
一
種
鄉
下
人
的
疏
離
和

陌
生
。
透
過
此
一
細
膩
觀
察
，
他
由
此
深
入
描
述
跟
父
親
的
互
動
，
微
妙
地
點
出
家
庭
的
變
革
，
以
及
一

座
城
市
在
快
速
交
通
發
展
下
帶
來
的
巨
大
轉
變
。

這
座
城
意
外
地
成
為
父
親
跟
他
之
間
的
一
道
高
牆
。
但
隨
著
時
間
，
自
己
的
年
長
，
以
及
進
到
城
裡

工
作
，
又
或
者
內
湖
已
屬
於
城
裡
時
，
他
和
父
親
的
關
係
也
隱
隱
躍
出
另
一
層
次
的
關
係
。
城
的
隔
閡
不

再
，
家
人
的
關
係
也
轉
趨
於
親
密
和
體
諒
。
文
本
乍
看
輕
描
淡
寫
的
，
但
切
入
角
度
頗
讓
人
驚
喜
。


